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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成為孤兒不是你的錯，余府並沒
好好待你，否則你一個閨女不會出面為余
府求情，那一定是余仲豪要你這麼做的。
連自己未婚妻都保護不了的男人，不配擁
有你，你嫁給他也不會幸福的。」霍非凡
雖然語氣平淡，也聽得出他話意裡的不以
為然。

凌靚兒伏在丈夫懷中，在他的心跳聲
中聽著這些話，她心中很有感觸，忍不住
低歎口氣。
「不准歎氣，尤其是為了余仲豪，他沒資

格得到你的關心。靚兒，這世上唯有我才
能給你幸福。」

在狂傲的回答中，凌靚兒能感受到霍
非凡對她的感情；專制中有真情，她明白
他不會說甜言蜜語，不懂得表達他的感
受，但是他對她的好、對她的寵愛都表現
在行為裡，她懂。

瞭解了這一點，她更加肯定自己的心
已全給了霍非凡，因此表哥的事她要快些
解決，不能再拖了。

凌靚兒偎丈緊丈夫，心中想著事情，
不過一會便迷迷糊糊睡著了。

霍非凡久久沒聽到凌靚兒的回應，低
頭看去，這小傢伙竟然睡著了，令他又氣
又想笑。但是看她緊摟著自己，一副滿足
的模樣，他也祇能克制自己的慾望，不吵
醒她。

磨人精，今晚就放過你，明天再一起
討回！

隔天，凌靚兒一早醒來，伺候丈夫梳
洗穿衣，一同用完早膳後，霍非凡才離
開。

今天天氣不好，陰雨沉沉，更顯得清
冷，所以凌靚兒沒出門，待在房裡看書。
丫環綠萍生病了，留在自己房裡休息，雪
蓮忙完事後，她就讓雪蓮到廚房端些食物
去照顧綠萍，所以房裡祇剩下她一人。

「叩！叩！」敲門聲響起，凌靚兒抬

頭應了聲，結果走進
來的是何大娘。

「何大娘，你怎
麼來了？」凌靚兒驚
訝地看著何大娘。

何大娘行禮後回
答： 「余少爺再三吩
咐請九夫人看了信一
定要回信，我是來看
看夫人您的回信寫了
嗎？」

如今，何大娘是
唯一能給她意見的
人，凌靚兒祇好將她
的決定和表哥的誤會
告訴何大娘，看她有
什麼辦法？大娘作樣
想了下，便告訴凌靚
兒：

「既然如此，九
夫人您就約余少爺當面談一談，這樣誤會
才能解釋清楚。我知道兩天後八夫人要到
相國寺上香，九夫人可以一同前去，我再
請余少爺到相國寺和九夫人私下見面，這
樣一來就可以說明白了。」熱心地提供見
面時間、地點。

「這樣好嗎？」見面雖然能說得清，
但是她現在是霍非凡的妾室，私下和表哥
見面，豈不是有違禮儀？若讓霍非凡知
道，後果她更是想都不敢想。

「九夫人，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
雖然要冒些險，但能徹底和余少爺說清
楚，也可以了去九夫人您心上的一件大
事，祇要小心一點便不會有問題的。」何
大娘昧著良心勸凌靚兒。自己雖然不忍心
推她入陷阱，但她也是被逼的，不能怪她
啊。凌靚兒猶豫著。這是件大事，不能不
小心，讓她很難下決定。

（六十四）

「關於這個部分，你的看法是？」
「我想或許是有人趁我失去知覺的時候，殺

了九十九龍馬再逃離現場。」
「的確如此，可是，有一點卻讓人覺得很奇

怪。」
「什麼？」
「嗯，多門連太郎……你知道是多門先生最

先發現命案現場的嗎？」
「是的，剛才神尾老師告訴我了。」
「多門先生聽見你的慘叫聲，就到處循聲找

尋你的下落，他好不容易找到那個房間，卻發現
門外上了鎖。於是他祇好站在門外叫你的名字。
對了！你有沒有聽見他的聲音？」

智子顯得有些吃驚。
「沒有，我沒有聽見，我想這一定是我昏過

去之後的事。」
「或許吧！可是多門先生說，你雖然沒有回

答，但他卻感覺到屋內似乎有人在移動。多門先
生從門縫往裡面瞧，發現確實有人橫在門縫前。
因此多門先生立刻使出全身的力量去撞門，但是
那扇門非常牢固，怎麼撞也撞不開。

「這時，道場的男孩們聽到多門先生撞門的
聲音，紛紛跑了出來，多門先生於是用槍威脅著
他們把門打開，他一過去，就發現……九十九龍
馬被人從後面捅了一刀，你則昏倒在一旁，而且
那個房間的所有窗子全都從裡面上了鎖。」

一聽到等等力警官的最後那句話，智子突然
覺得全身的血液都凍結住了。

她拚命睜大眼睛，可是眼前卻逐漸模糊起
來，就連等等力警官和金田一耕助的臉也逐漸朦
朧了。

此時，月琴島上那間微暗的、上了鎖的房間又再度浮現在智子
的腦海。

（ 「神尾老師聽到你母親的慘叫聲之後，立刻跑到那間房間，
當時她發現門從裡面上了鎖，又插上門閂；神尾老師請你母親開
門，等門打開，她進去一瞧，卻看見房內除了你死去的父親和驚慌
失措的母親之外，並無他人，而且你知道，那個房間除了門以外，
沒有其他的出口。」）

剛才九十九龍馬說的話一字一句地浮現在智子的腦中。
（這麼說來，十九年前的慘劇，今天又再度重演了嗎？就像媽

媽在發病中殺了爸爸一樣，我也在失去知覺時，失手殺死九十九龍
馬嗎？）

不知何時，神尾秀子已來到智子的身旁，緊緊握住她的手。
「智子小姐，振作點。」

看到神尾秀子慘白的臉孔，智子祇得努力不讓淚水湧出來。
「老師，你放心，我不會再失去知覺了。對了，警官。」

智子轉頭看著等等力警官。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難道是我殺了九十九龍馬嗎？」

面對智子的追問，等等力警官也祇能藉著乾咳來緩和氣氛。
「不，話也不能這麼說。其實，當我們聽到多門先生的說詞

時，的確曾以為你是為了抵抗九十九龍馬的侵犯而失控殺人。但
是，後來我卻發現一些不合常理的情況對你非常有利……」
（一一○）

鐵大將軍一聲長歎： 「我是死過來的人，
當然容易看得透，可是也有很多人，到死都看不
透的，這是一個矛盾：在圈套中的人，活得極起
勁，名、利、權，都有爭奪的目標，所謂 『有積
極的人生意義』，而跨出了圈套的，生活就是剩
下時間的消磨——那是好聽的說法，說得直接一
些，就是等死。」

他的遭遇，使他有這樣的感歎，我並不同
意： 「像你這樣的情形，正好可以思考，把你想
到的記錄下來，影響他人。」 鐵旦哈哈大笑：
「想我做聖賢，別忘了絕聖棄智，人類才不受擺

佈。」
我長歎一聲，他提起了釣桿，取下了魚，

又拋進了湖水中，轉過頭來： 「打電話給天音，
這孩子，唉。」

我笑了起來： 「這孩子很好，你完全不必
為了他唉聲歎氣，我剛才還以為你真的脫出了圈
套了。」

鐵旦自己也笑了起來。
和鐵天音通電話，我首先問：「那小女孩怎

麼樣了？」
鐵天音聲音苦澀： 「沒有起色，而溫寶裕

也很難再躲下去了。」
我也祇好苦笑，鐵天音卻又告訴了我一個

意料之外的消息： 「找到了。」
我 「啊」地一聲： 「他……怎麼樣？」
鐵天音的回答，更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一艘遊艇在海面上把他救起，他還活著，我得
到了訊息去看他，他說，他一定要見了你才會死。
」我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常言道：閻王注定
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陶格已經衰老到了這
種程度，他怎有能力控制自己的死亡時間？

我沒有立刻反應，鐵天音多半知道我在想
什麼，他道： 「陶格先生的情形有點怪，無論如
何。你要盡快趕回來。他說，雖然他勉力堅持，
但也不能堅持多久，我曾和苗疆聯絡，尊夫人說
你到家父那裡去了。」

我吸了一口氣： 「我才和令尊相會——」
鐵天音打斷了我的話頭： 「請你和機場聯

絡，盡快來，陶格有事要告訴你——他祇肯告訴
你。」

我歎了一聲： 「好。」
和機場聯絡的結果，是兩小時之後，就有

班機，於是，我和鐵大將軍的相聚，祇好提前結
束。先回到了他簡樸的居所，他斟了兩杯酒，一
人一杯，他道： 「看你這種趕來趕去的情形，就
覺得——」

他頓了一頓，我問： 「是感到可憐還是可
笑？」

鐵口一舉起了杯，長吟： 「莫思身外無窮
事。」
我把杯中的酒，一飲而盡，接了一句：「且盡生前
有限杯。」

念著老杜的詩句，我們兩人都有無限的感
慨。可是感慨還感慨，該什麼時候起飛的飛機，
還是不會等人，我擁抱了這位退隱的大將軍一
下，就匆匆告辭。 （九十二）

柯爺說罷，丟下門栓，拾了地下錦箋籠於袖中，忙去整冠來
帶，也不用轎子，祇帶了兩個家丁跟隨，氣沖沖直奔宣府而去。

這裡秀林又假意叫丫環在地下扶起寶珠，倚在一個丫環身上
睡著，取了薑湯灌下。寶珠悠悠甦醒，祇叫： 「疼死奴也！」秀
林又向前安慰夫人，夫人不辨妖妾偽，反感激秀林。這都不在話
下。且言柯爺一路來到宣府，也不用人通報，直奔廳中而來。正
值宣爺偕著裴爺在那裡閒談，忽見柯爺氣沖沖的大踏步上廳，大
家祇得起身相迎，見禮，分賓坐定。

有家丁送過茶。茶畢，裴爺道： 「今日柯年兄到此，有何不
豫之色？」柯爺道： 「家醜難言，說起來令人羞死。」宣爺吃驚
道： 「請問襟兄，有何難言之事？」柯爺道： 「你我兩家做親，
禮犯嫌疑，不做就罷了。你家令郎胸中總丟不下我的女兒，還百
般勾誘。你令郎壞我門風，可有這個禮兒？」

宣爺大驚道： 「有這等事？我家畜生勾誘你家令嬡？是什麼
時候？是在哪個地方？還是襟兄目見的，還是耳聞的？」柯爺
道： 「就是你襟兄大壽第二天，在你書房中做的勾當。」宣爺聽
說，一想，哈哈大笑道： 「襟兄之言差矣！賤辰第二天，是小弟
帶了小兒出去謝客一天，小兒並不在家，怎麼引誘令嬡？」柯爺
見宣爺不認帳，怒道： 「你說令郎不在家，怎麼有個憑據是你令
郎筆跡？且情事顯然，難道我冤賴你令郎麼？」

宣爺見有憑據在他手裡，心下犯疑，也假怒道：「憑據在哪
裡？」柯爺忙將錦箋取出與宣爺一看。怎生處治登鰲，且看下文。

第七回 計誘老拙 珠拾江心
詩曰：
但存百折不回去，卻少慈祥婉轉心。
人人彀中何昧昧，可憐愚拙世難尋。
宣爺將錦箋接過一看，果是登鰲的筆跡。做的四首《玉人來

》詩下，又有兒子的名諱。心下暗吃一驚： 「那日登鰲隨我出門
謝客，並未離我身邊，因何這一幅詩又落在姨侄女手裡？事有可
疑，且待我喚登鰲出來，當面一質，便見分曉。」

想罷，對著柯爺叫聲： 「襟兄不必發躁，這錦箋卻是小兒的
筆跡，不知他是何時做的，亦未必憑此一詩便勾誘你家令嬡。」
柯爺怒道： 「你也不要在此護短了。贓證現在是賴不去的。我少
不得回去將無恥女兒處死，以免家醜外揚。你家兒子敗壞我的門
風，難道罷了不成麼？」

（二十三）

金蒲孤道：
「我們離開河畔，並未耽擱祇與白素容

下了兩盤棋，跟他的兩個女兒比劃兩陣，最多
祇有兩個時辰，就進入玄天迷陣了……」

南海漁人想想道：
「別的我不清楚，反正我在河畔與你分

手後，今天已經是第三天了！」
金蒲孤一驚道： 「三天？我以為一天還

沒有過完呢？」
南海漁人輕歎道：
「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在那暗

無天日的屋子裡，自然不知道日子過得多快！
」

金蒲孤想了一下道：
「想想也差不多，難怪劉日英給我送吃

食來時，我感覺到饑意很烈，像我們這種練
武功的人，一兩天不吃東西是常事，不過照
這種情形看來，老耿的情形就不太妙了！我
得先看看他去！」

南海漁人一怔道： 「你不去找劉素客
了？」

金蒲孤道：
「劉素客若是還在，我遲早去找他都是

一樣，若是他不敢見我，一定早溜了！」
南海漁人急道： 「那你也該先去看看，

劉素客縱然要溜，也不會把別人帶走的，你

用不著急這一會兒功夫！」
金蒲孤搖頭道：
「老耿嗜棋若命，與家師對局時，連下

三天三夜都不會感到疲倦，現在遇到奕仙奕
神那等高手，他怎麼肯睡覺呢！我怕他是受
了劉素客的迷魂術所惑，要是不趕快把他弄
醒，就再也無法救醒他了！」

南海漁人呆了一呆道：
「隨便你吧！反正我並不想跟劉素客見

面，此行完全是想替你出點力！」
金蒲孤不理他，卻反問道： 「老耿在那

一間？」
南海漁人道：
「北屋第三間後進，前面是公用的大

廳，令師天山逸叟在第二間，那兩幢大一點
的是白老頭父女與竺老頭兒的……」

金蒲孤逕直對北屋行去，推門而入，卻
不見人影。

南海漁人也跟著過來，見狀奇道：
「一個時辰前他們那還在，你看桌上的

殘棋未竟，難道劉素客真把他們帶走了！」
金蒲孤卻不答話，轉身又朝隔屋而去，

屋門大開，裡面也不見人，南海漁人道：
「這是令師天山逸要的居室，他一定沒

有離開……」
金蒲孤點頭道；

「我知道，那桌上的綠玉葫蘆是家師最
心愛之物，他老人家若是走了，斷然不會把
這個東西留下……」

說著過去把綠玉小葫蘆拿了起來，臉色
忽地一變。

因為葫蘆的玉塞已經拔開了，裡面放著
一張小紙條，字跡的確是天山逸叟的，落筆
卻極為凌亂： 「速行！莫作搜索……」

南海漁人湊過來看了驚道： 「劉素客果
然將他們都帶走了……」

金蒲孤搖搖頭道：
「不！劉素客若是把他們帶走了，家師

就不會留這張字條，劉素客居然用他最下策
的方法來對付我了！」

南海漁人詫然道： 「什麼方法？」
金蒲孤咬牙冷笑道： 「武功！」
南海漁人一怔道： 「不會吧！他不會武

功！」
金蒲孤一言不發，把葫蘆的蓋子塞好，

揣人懷中，轉身朝外行去，南海漁人猶自在
後面問道： 「老弟！你不能衝動！把事情想
想清楚……」
金蒲孤斷然道：

「不用想了，劉素客智拙計窮，祇好用
他最看不起的方法來對付我，他不會武功家
師與老耿卻都是絕頂的高手……」

南海漁人一驚道：
「你是說劉素客會用他們來對付你？這

似乎不太可能吧？令師未必會聽他們的話？
」

金蒲孤冷笑道：
「家師若是在清醒的狀態下，劉素客怎

麼能命令他老人家，可是在他神志昏迷中就
不敢說了！」 （七十四）


